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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杰
冬天的田野空荡荡的

稻草一垛一垛

风就在一垛垛的稻草际

急驰而过

剩下瑟瑟草叶和啁啾的鸟儿

头沾稻草

我的孩子在草垛里钻来钻去

冬天的田野很寒冷

金黄的稻草垂挂一条条冰凌

冰凌下的草垛粗大厚重

一垛草就是一个温暖朴实的

家庭

坐在稻草垛下

我的女友和我手拉手儿

冬天的田野也很遥远

在孩子女友之后

站成一段距离

不敢触动稻草垛的全部苍黑

沉默

头顶阳光

我就在冬天的田野上走来走去

田野上横行空荡荡的寒冷

􀴁阎受鹏
人只有与故乡有了时空上的

距离，才能真正体会到什么叫故

乡。身在舟山的我，奉化大堰镇

始终是我魂萦梦牵的地方。

2019 年 1 月 28 日下午，当

“最美大堰人”红绸徽标披上我肩

膀时，心情的激动难以言喻，感谢

大堰镇党委、政府给我如此殊荣，

感谢乡亲们给我如此厚爱！

月是故乡明，人是故乡亲。

2018年，我曾被评选为“舟山市

普陀区好人”“最美舟山人——舟

山好人”等，这些荣誉当然使我幸

福，但比之“最美大堰人”，我总觉

得后者更为亲切温暖。因为这里

面蕴含着一份醇厚的乡情，比什

么都珍贵。大堰镇马站村是生我

养我的地方，是留着我一行行童

年足印的地方哟！

去年，承蒙各级领导同志关

爱，多次来我家探望慰问，其中两

次在我心中印象最为深刻。一是

11月20日中共中央委员、中国作

协党组书记钱小芊同志一行十余

人专程来访；二是12月27日宁波市

奉化区大堰镇党委书记戴志锋与宣

传委员梅宝明等一行四人来看望。

钱书记是中国作协最高领导人，竟

然会关怀到一个偏远海岛的笔耕老

者，怎不令人感动？而戴志锋同志

是我故乡父母官，临近年关，公务缠

身，竟能抽出宝贵时光来慰问我这

个离家多年的游子，一片赤忱，更是

铭诸肺腑。家乡就是好，记得我获

全国第八届冰心散文奖时，是梅宝

明同志第一时间发来家乡人民祝贺

我的短信。

我对这两次领导的来访，接待

时有所区别。钱书记一行莅临寒

舍，是鼓励我多出作品、出好作品，

因此，我一个人接待就够了。而戴

志锋一行是我家乡的父母官，来我

家是对我一家的关爱。因此，我把

女儿、女婿都叫来分享快乐。尔后，

大堰镇青年干部赵伊丽与两位小后

生来我家录像，饭也没吃就回大堰，

来去匆匆，真是过意不去。不过，我

替小赵高兴，言谈中我知道她从普

陀到奉化后，已扎了根，在这么美好

的镇里工作，够幸福了！

“最美大堰人”颁奖式上，主持

人小刘采访我，问这次来到大堰，您

心情如何？

我说心情无比快乐、甜美！我

的老家马站是大堰镇管辖的一个

村，与大堰仅距十余里。大堰这片

土地儿时走过多次，前几年清明节

也去过，觉得大堰真是个山清水秀、

别具风情的生态镇，是个养眼怡心

的好地方。但总感到有点陈旧，一

些街屋砖墙苔衣斑驳。这次来大堰

令人耳目一新，见不到灰暗阴涩，扑

入眼帘的是一列列整齐干净的黛瓦

粉墙的小楼，一座座漂亮的精致民

宿，一条条银河落大地般的晶莹玉

洁的大道……几条水泥桥穿连东西

两岸小街，桥下碧粼粼的溪水洒然

而流。即便冬日，溪畔一把把籐椅

上依然有老人晒太阳，悠闲地喝茶

聊天，多么美好幸福的山乡小镇呀！

小刘又问，您写的反映家乡大

堰风土人情的文章感动了很多人，

今后还会有新作吗？

是的，我写过《故乡马站的风

韵》《走进巴人的故居》等反映故乡

风姿的散文，但不多。相比几位“最

美大堰人”，我真的惭愧。箭岭村环

保志愿服务队、五代同堂慈孝传家

的徐松岳、桑梓情深的石井游子杨

孟君、张家致富指导员冯德林、快乐

医生周军等，他们或弘扬慈孝美德，

或以百万重金助家乡振兴，或竭虑

殚精扶贫致富，或救死扶伤，他们都

为大堰更美好而贡献卓著，名至实

归。而我何德何能，敢与比肩？“最

美大堰人”的颁奖，将促使我尽力去

为家乡多写一点。只要一息尚存，

就笔耕不辍，努力去反映家乡的风

韵。

好在用不着仔细地去考证历

史，乡贤董满永先生已送我《连山史

话》，哈，省力了！我只需用眼睛看

看，用脑子想想，写出家乡的风光韵

致，再引一点董先生的史料就可以

了。

故乡的山山水水在我心，走过

的人生之路已经很长了，让自己在

怀乡中寻找一份温暖的寄托吧！

大堰，让我魂萦梦牵
􀴁王林军
入冬以来，太阳老是躲着不见，

老天断断续续、没完没了地下着冷

雨，即便偶尔歇一下，也是阴沉个

脸，天气一直阴冷阴冷的。

带儿子去上课外培训班，到一

十字路口，停下等红灯。看到街沿

上，席地坐着一位老人，老人身边放

着一捆崭新的，仿佛还在散发着自

然清芬的竹扫帚，另外还有几把青

翠的竹洗帚。老人应该有七十多

岁，穿着略显陈旧、厚重的棉衣，头

发有些灰白杂乱，脸膛黝黑，布满横

一道、纵一道的皱褶，一看便知是一

位饱经岁月风霜的老农。老人并不

吆喝，一手拿一截竹筒，一手拿一把

柴刀，只埋头细细地劈着——老人

正在现场制作一把竹洗帚。

在城区，竹扫帚在居民家里，虽

然已十分少见，但在环卫工人的手

上倒还不时可以见到。至于竹洗

帚，不管是在城里，还是在现今的乡

村，都已难得一见，像我儿子这样，

恐怕都叫不上它的名字，更别说知

道它的用处了。看见竹洗帚，不知

怎么，心里蓦地升起一种亲切感，而

老人在现场神情专注的制作，又吸

引我不由得多看了几眼。

在并不久远的过去，几乎家家

的厨房里，都会有一把竹洗帚。竹

洗帚，主要是用来刷锅的；当然地里

拔了花生，竹篮一盛，拎到清粼粼的

河埠头，也有用竹洗帚来洗扫花生

上的泥土；在那个牙签还不普遍的

年代，牙缝里塞了饭粒、菜粒啥的，

大人们也会从竹洗帚上折下一根竹

丝，用来剔牙……

一把新做的竹洗帚，颜色青翠，

帚丝刚劲挺拔，帚把毛扎扎的，握在

手里还有些扎手。但用着用着，青

翠褪尽，全身渐渐泛起暗黄；原本长

短一致的帚丝，也变成中间长周围

略短，不过刷起锅来，倒是更加得心

应手；而帚把，不但不再扎手，还光

滑圆润，散发着岁月的包浆。一把

竹洗帚，在过去，总是能用上好些个

年头。

那时候，在我们的家里，不光竹

洗帚，我们还用竹篮、竹椅、竹羹架，

木凳、木桶、木镬盖……似乎每一样

家具或者用具，都离不开来自山野、

散发着自然芬芳的竹子和木头，离

不开篾匠和木匠们，一丝一扣、一板

一眼，带着温度、带着情感、带着匠

心的精工细作。然而，曾几何时，海

绵、钢丝球，仿佛一夜之间，就替代

了竹洗帚；被替代的，其实又何止是

竹洗帚，工业化时代，塑料制品、钢

铁制品等，早已大行其道。

住在城市钢筋水泥制作的高楼

里，虽然住得高了，但我们看到蓝天

白云、日月星辰的时候，反比过去少

了；工业制品，虽然用起来方便省

事，但我们的身心，比起过去，仿佛

离自然远了……

红灯停，绿灯行，我带着儿子，

穿街而过。

可我的心里，还留着老人的身

影——阴冷的寒冬，车流滚滚的十

字路口，一位卖竹扫帚和竹洗帚的

老人。我不由猜测起老人的身世

来：虽说现如今大伙的生活基本都

好了起来，但也不是没有穷困的人，

也许老人是为了生活，不得不大冬

天的还要出来做“生意”，可是这“生

意”，不用想，我也知道必定是十分

清淡的，退一步讲，即便“生意”红

火，这些竹扫帚、竹洗帚全部卖脱

手，又能换来多少钱呢，值得一个老

人冒风冒雨、冒寒冒冷，大老远地从

乡下赶到城里来叫卖吗？当然，也

可能是另外一种情形，老人或者衣

食无忧，只不过像大多数中国农民

一样，自小勤快惯了，虽然老了，但

还是闲不住，还是放不下自己的手

艺，所以闲着也是闲着，扎几把竹扫

帚和竹洗帚来城里叫卖，卖掉了，多

少挣几个闲钱，卖不掉，权当是来城

里活动活动筋骨、见识见识眼界。

我希望，老人是后一种情形。

补课结束，去带儿子回来，又经

过那个无遮无拦、寒风直来直往的

十字路口，两个小时过去，不想老人

竟还在那里，看他身边的那些竹扫

帚和竹洗帚，仿佛还是原来的数目，

果然，老人的“生意”当真清淡得

很。也没多想，停下车，我走过去向

老人买了一把竹洗帚。倒不是说，

我对老人同情，实际上靠我买一把，

对老人也真的起不了多大的帮助，

主要还是心里升起的，对竹洗帚的

那一份亲切，对过往生活的那一份

怀恋。

回家，把竹洗帚放在灶台上，感

觉似有一缕青翠、清鲜的风，正从遥

远的山野，徐徐吹来……

寒冬，街头偶遇

􀴁林崇成
春节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盛典，

是世界上参与人数最多、规模最大

的节日，从前春节前后农村有跑马

灯、滚龙灯的习俗，如今这些习俗逐

渐淡化，走村入户送喜庆吉祥的滚

龙灯演变成了大型节庆活动的龙

舞，以献演展示复杂的舞蹈技巧为

主了。但无论如何我最难忘怀的还

是 1980年春节在家乡闹春的草龙

灯了。

1979年 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

全会召开，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

幕。1980年的春节人们开始从“阶

级斗争为纲”的阴霾中走出来，人人

笑逐颜开，街弄小巷出现了久违的

闹猛，忽然传来激动人心的十番锣

鼓声，村中居然出现了外村的龙灯

队，进入阊门滚龙灯，并且挨家挨户

送帖子收钱，龙灯队后跟随着看热

闹的大人小孩。受此启发，我马上

跑回家做起龙灯来。

我从阁楼中取出收藏的稻草，

召唤阊门内五六岁的小侄子小外甥

们来帮忙，很快编成了一条长 4米
多的草龙，用空马口铁罐头剪了个

龙头，按上 2个钮扣当龙眼，糸上红

布条当龙须，草龙身上等距离绑 5
根木棒，一条草龙就完成了。小侄

子小外甥们有的握着木棒成了舞龙

手，有的敲击火熜盖当响器，在我的

指挥下出发。这些小家伙们，一个

个长得胖乎乎的，穿着新衣服，红扑

扑的脸蛋，乖巧可爱，大受村民欢

迎，他们既惊喜小家伙们送来的欢

快，又佩服这支队伍组织得奇思妙

想，直呼“介好看介有趣的小人龙

灯”，非常爽快地给孩子们五分、一

角的赏钱，其中孙家阊门居然给了

五角赏钱。民间称草龙为“谷龙”，

是所有龙中地位最高的，外村的布

龙遇到我们的草龙时常退立一旁，

孩子们也自豪地用草龙头去触碰外

村的布龙头，而外村的舞龙手们报

以善意的微笑，并且称赞几句。

不到几个小时孩子们在村中绕

了大半圏，共收获了七元多钱，每人

分了一元多，家长们高兴得合不拢

嘴。他们说，这不但是孩子人生中

第一次赚钱，而且是发掘了孩子的

技能，为长大后融入社会得到一次

锻炼。

草龙灯喜闹春

􀴁童优佩
天长地久是一个很浪漫的词

语，亲情、爱情、友情，重感情的人

一旦生情，总希望能够长长久

久。然而希望毕竟只是希望，我

也向往着一切美好的东西能够如

愿地天长地久，却又清醒地感到

——这不可能。

龙应台的《天长地久：给美君

的信》感动了很多人，可是在作者

的文字里，感受最多的其实是忧

伤和遗憾。“她还活着，可是失智，

已经不认得我，不记得我，不能和

我说话了。事实上，她已经‘离

开’我了。”一个失智的老人，已经

失去了和孩子沟通的能力。母亲

活着，于她自己已经没有了明确

的意义，但，于子女却仍是巨大的

精神财富。打开母亲小时候的木

头书包，猜测她童年的模样，回忆

她年轻时的样子……

她写下天长地久，其实是告

诉大家，从来没有什么天长地久，

有的只是当下，只是片刻，过去了

就永远都追不回来。

小时候，由于各种原因，父母

之间我似乎跟我爸更亲近些。这种

亲近，完全是精神上的。读初中那

阵子，爸妈经常吵架。上了师范，离

家住宿，我做的第一件事是给我爸

写了一封信。我自以为我是懂我爸

的。

年岁逐增，不知怎的，却越来越

不知该如何跟父亲相处了。星期

天，妈妈不在家，两个人坐着，竟无

话可讲。平时打个电话，一接，他就

问：“啥事情？”有时候明明有事，这

一问，问得我突然结巴起来。没事，

不敢给我爸打电话。

单位要填写税务表格，其中一

项是父母的身份证号码，我一怔，发

现自己竟一个也不记得。打电话给

老爸，郑重地写下 3302241952……
1952、1956年是爸爸妈妈出生的年

份，这两个略显遥远的数字在清楚

地提醒我，父母老了。

过去总觉得历史在历史书上，

今天在这两个数字面前，突然觉得

历史就在自己的眼前，只是这眼前

的历史，从未用心关注。

爸爸小时候挨过饿。大跃进、

三年困难时期，爸爸还不到十岁，正

是最“贪吃”的年纪，爸爸的故事都

和吃有关。

那天爸爸饿着肚子去余家坝外

婆家，竟在路上捡了几个“芋头”。

欢天喜地地让外婆蒸熟了，结果吃

了以后整个脸都肿起来。后来才想

到，应该是中毒了。困难时期，几乎

家家饿肚子，连野菜都被挖干净了，

谁会把芋头丢在路边呢？捡来的根

本不是芋头，是不明植物的块茎。

二十多岁时，爸爸做事已能独

当一面。一次，生产队派他和另一

个年轻人一起去外地买种子。出门

时，爸爸带了 5元“巨款”，另一个年

轻人除了钱还带了几斤年糕。到了

饭点，他们一起到点心店用餐。那

个年轻人拿出年糕让店家加工，店

家收了他两毛钱的加工费。爸爸直

接花三毛钱买了两个大饼，那时普

通大饼可只两三分钱一个。这两个

三毛钱的大饼，里面夹了超多的馅

料，吃得老爸满嘴流油，啧啧称赞。

吃着年糕的同伴，一边心疼着两毛

钱加工费，一边羡慕着老爸的大肉

饼。那两个大肉饼的美味和老爸当

时的得意劲儿，隔着几十年后的时

空，依然能在他兴奋的讲述中清晰

地感受到。

爸爸有点大男子主义，爸爸花

钱大手大脚，但爸爸从不浪费粮食，

那是属于他那个时代的烙印。

经常回老家，有人说：你真孝

顺。其实觉得非常惭愧。也许我也

心心念念，但从没具体为父母做过

什么，倒是让他们一直替我操心。

只有姐姐是用行动表达对父母的关

心。张爱玲在《十八春》里写曼桢感

慨自己，毕竟一辈子跟在姐姐身

后。其实，在对待父母亲人这方面，

我也永远跟在姐姐身后，只是，希望

不要落下太多。

1952年，是龙年。我的爸爸和

作家贾平凹、王小波同岁。为什么

觉得他们比我爸年轻多了呢？王小

波去得早，自然是“年轻”了，更重要

的，大概是还在文字里遗留着他们

的青春热血。

几十年弹指一挥间，昔日翩翩

少年，如今皱纹满脸，何以留住岁

月，唯惜眼前。其实，父母的故事，

远比其他人的精彩。有空，不妨多

听他们讲讲吧。

天长地久

踏青踏青 李昊天李昊天 摄摄


